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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滴滴答答直下，阿聰數著沿屋簷落下水盆的雨水，一聲兩聲三聲。阿聰抬頭使勁瞇眼朝窗戶看去，微微亮光從窗外投入，是太陽雨呢阿聰心想。他起身往門走去，七步後右腳碰到門檻，伸手摸向門把右轉再輕輕一推，戶外微風徐徐，小雨灑在他臉上；他深深一嗅周圍氣味，猜測大概是下午五點，果然沒幾分鐘後附近學校的鐘聲響起。阿聰自八歲開始養成一個習慣，一旦學校鐘響，就張開鼻翼大力嗅聞，沒想到八年來竟能練成只靠四周空氣味道大概估計時間。秀芝對他「憑空」粗估時間的能力驚嘆不已，秀芝說自己頂多能分辨晴天雨天、夏天冬天氣味的不同；秀芝總是對他說，如果他能離開這個小地方，一定能夠出頭天。秀芝跟素秋姨一樣，總是對他最好。「阿聰！呷飯啦！」素秋姨的聲音從廚房傳來，阿聰轉身，跨過門檻後七步，門簾撫過他的臉，摸到三腳木椅後坐下。瓷碗裡端端正正擺著青菜豆干炒蛋底下白飯，阿聰深深吸了一口飯菜香，然後大口扒起飯來。「吃慢一點啦，落雨了欸，等等還要去廟裡嗎？」阿聰嘴裡塞滿飯菜回答，對啊今天沒有表演，廖伯比較有空。

阿聰西哩呼嚕把飯吃個精光，抄起客廳櫥櫃右邊角落的二胡和木頭拐杖，往廟口前進。梶寮村的興隆宮，是這個鄉下地方的公共聚落。興隆宮祭祀范府千歲，是閩南人宗教信仰中心；但事實上梶寮村由眷村和閩南聚落組合而成，剛好由興隆宮坐落正中，右邊一間間一模一樣石灰水泥的是眷村，左邊的紅磚低瓦房大多居住閩南人。宮廟口前常有攤販聚集，居民族群大致和諧相處，晚上通通聚集廟前廣場，「操你奶奶的」「幹你娘」混雜在嘻笑怒罵的對話之中。往興隆宮右後方暗巷一拐，約走十分鐘會經過一棵與小巷不成正比的百年老榕樹，老榕一旁是濁水溪的下游小支流梶寮溪，另一邊則是一排平房，這十幾間小屋是梶寮村不能說的秘密。位在廟後方的妓女戶，號稱「巷仔內」，阿聰家就是其一。興隆宮大概是全台最特殊的聚落，族群、宗教以及偷來暗去的煙花巷，在此和平共居。

阿聰背著二胡手持木杖左右擺盪，經過小巷左轉來到廟口，此時雨已經停了，阿聰在喧鬧吵雜中循著二胡聲而去。廖伯坐在廟前龍柱旁階梯，旁若無人地撫拉著心愛的二胡。「廖伯！」廖伯沒有說話，但阿聰知道此時廖伯一定抬頭對他笑了一下，露出他那顆大金牙。阿聰也坐在階梯上，輕輕地把自己的二胡和木杖放在左手邊，打開盒子後熟練的把紅木六角二胡架在左腿上，搭起弓來拉長音。「嘿小兔崽子，陽關三疊練好了沒？」阿聰沒說話，頭往廖伯方向輕輕一點，左手撫上琴弦，深吸一口氣，右手下弓。阿聰左手精準在羊腸琴弦上來回擺盪，時而細細輕抹，時而收攏後重挑，頓、逗都到位，在三次疊唱轉折之間配合顫音，右手手腕放軟，上手臂隨著上下弓微微用力，第一疊如小家碧玉嚶嚶細唱，到第三疊阿聰由巧力轉剛勁，若山河間大風起，激昂高亢。廖伯忍不住跟著和唱起來：西出陽關無故人......廖伯中氣十足，渾厚嗓音直透天聽，但廟口前的喧嚷並沒有為他倆停止，更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們。阿聰加重施弓力道後急停，但左手仍輕壓琴弦，使最後一個音細細低迷環繞，只有他與廖伯聽得到。蕩氣迴腸。「你這小兔崽子欸……」廖伯嘆口氣，滿臉憐愛讚許的拍拍阿聰的肩。

阿聰在生病前就跟著廖伯拉琴，至今也十年了。阿聰六歲時，素秋姨牽著他和秀芝到廟口看野台，台上歌仔戲演得起勁，阿聰沒太大興趣；下一場輪到眷村國樂團表演，一群眷村老兵閒暇沒事組成的樂團，廟中有活動時總會有他們。台上表演台下聊天，阿聰卻目不轉睛盯著廖伯的二胡。下場休息後，阿聰趁著素秋姨不注意，一溜煙跑向後台，等到素秋姨發現急急找尋時，廖伯已經高高興興地逗弄小阿聰並向他解釋二胡這新奇玩意兒。廖伯來歷不淺，來台灣前在北京是知名國樂團首席二胡樂手，當年在中國的「宣揚國樂協會」也請他當顧問。「老蔣當年看戲我就是在台下拉二胡的呢！」廖伯總是這麼說。而後國民黨戰敗來台，隻身用命護著兩把珍貴的二胡就過來落腳，無以為繼，只好在廟裡拉二胡並負責國樂團事宜餬餬口。內行人一聽就知道，整個老兵國樂團都是業餘等級，就是廖伯的二胡不同凡響。但是在一鄉下廟中樂團，又有誰會注意其中的二胡手呢。

阿聰可不一樣，才六歲的阿聰就用耳朵注意到廖伯的二胡。阿聰的耳朵不只帶給他對聲音的靈敏度，也帶給他對音樂上的天份。別的小孩是有空就玩耍，自廟會野台遇到廖伯後，阿聰只要放學就往興隆宮走，素秋姨放心，廖伯在台灣一直獨身，也樂得有個小小孩陪他。阿聰老是嚷著要聽廖伯拉琴，廖伯乾脆開始嘗試指導阿聰二胡，並把自己另一把二胡借給這小小孩。二胡是弦樂器，左手精準地將每個音按到位，右手配合上下弓，仍是不夠的。弦樂器就要「開」了才會好聽，大概與武士刀開光之後才能使用的道理相近。但「開」只是二胡的最初階段，一把二胡在「開」之前拉起來聲音都像──殺雞時雞的慘叫聲一樣。至少廖伯幾十年的二胡生涯，他所有學生皆會經歷這「殺雞」過程；至於二胡開得快不快，就看各人造詣及練習勤不勤。阿聰兩天內就摸熟二胡各個音階，幾天後左手音準跟右手上下弓的搭配已經熟練。廖伯驚喜之餘，並教了小阿聰二胡初學曲《半月調》。廖伯的二胡跟著他幾十年了，早已經歷過「開」的初步階段，老琴有靈性，不是熟練者來使，是使不出相同音色聲韻的。兩天後小阿聰又背著書包來廟裡練琴，廖伯示範完一次半月調後一時尿急，小解完後出了廁所，「天靜無風聲更干」溫溫婉婉走進耳朵，阿聰小小的左手輕柔順暢按著已有汗漬的羊腸弦，右手含著弓，弓毛行走弦上，小小的頭跟著曲調擺啊擺，行雲流水的帶完這首小調曲，這首六歲阿聰僅僅聽過三次的半月調。廖伯在背後目瞪口呆。「小兔崽子真有你的！這把二胡是你的了！」廖伯直接把珍藏的紅木六角二胡送給這六歲的小小孩。面對阿聰標緻臉上露出欣喜的微笑，廖伯心想，可惜了這天才生在這鬼地方……

「阿聰啊，真正的好樂手，不是熟練使用花俏的困難技巧，而是能夠把最簡單的歌曲，拉進別人心裡。」阿聰結束陽關三疊後，廖伯正色說道。廖伯沒有說的是，面對這樣一個一百年才有的天才，他的畢生絕活已經讓阿聰給學了去，但要成材，阿聰還缺了那麼一點。阿聰面帶疑惑的轉向廖伯，廖伯沒有說話，卻開始拉起這陣子最流行的《河邊春夢》。跟一般外省人對日本文化與台語的排斥相當不同，廖伯對音樂的喜愛，只要是好曲子，無關是不是日本鬼子或閩南話。「河邊春風寒……」「阿聰！你又擱底這！」廖伯閉起眼睛才下弓了第一句，秀芝從遠方蹦蹦跳跳地朝阿聰奔來。阿聰還來不及回應，秀芝拿起木杖一把抓起他：「走吧來陪我聊天，廖伯再見！」阿聰踉蹌轉頭向廖伯道別，廖伯笑著對他大喊：「小兔崽子欸！拉出自己的歌啊！」

「阿聰，你說現在幾點？」秀芝緊緊地把他的左手挽在自己懷裡，問。我不知道啊學校晚上不敲鐘，阿聰笑說。秀芝沒回話，領著阿聰往廟後巷子走。他倆從小一起長大，不管是上學放學玩耍買菜，從廟口回家的這段路總是手挽著手高聲談笑，不知一同走過了幾回。兩人走到老榕樹下，「阿聰，最近我媽不想讓我繼續上學了，我覺得，她要把我推下去賣了。」秀芝一轉剛剛的雀躍，突然淡淡的說。阿聰急急收住腳，「妳說甚麼？」秀芝沉默。「妳逃啊！不然妳來找素秋姨，住我們家……或跟素秋姨借錢去台中……素秋姨會幫妳……」兩人無言，溪水聲潺潺。「我帶妳走！」阿聰突然大吼，連自己也嚇了一跳。阿聰感覺到秀芝幫自己整了整衣領，「阿聰，我們還能去哪呢。而且你看不到啊。」秀芝把阿聰引到家門口，「阿聰，早點睡。」說完秀芝轉頭回家。阿聰站在門口久久不動，望著秀芝殘留的髮香。

「阿聰，進來啦該睏囉！」素秋姨叫道。「素秋姨，如果我是女的，妳也會叫我去賣嗎？」阿聰進門，幽幽問道。素秋姨邊拿著掃把清理邊說，怎麼有可能就算你是女的不是我生的還是我的心肝寶貝啊，都養你到那麼大了還推你入坑誰人捨得……怎麼這樣問？阿聰不想讓素秋姨擔心，沒有提秀芝的事情，逕自摸往後邊的房間。

素秋姨在梶寮村是個神奇的人物。她從小就住在興隆宮後的巷子，那時這條小巷還沒有這許多鶯鶯燕燕，不知從甚麼時候起，娼妓慢慢進駐以此為據點，居民紛紛搬離，只剩她堅持留守故居，至今也幾十年了，也是唯一一個住在宮後煙花巷但不賣的人。她為人俠義豪邁，從不看低她鄰居的這些姊姊妹妹們。賣身這途不只是賣肉，要注意的楣楣角角可是不少，麻煩當然也特別多。素秋姨每次遇到男客鬧事發酒瘋賴帳糾纏等等的臭事，總是挺身而出，潑辣凶狠的將尋花客們訓斥一頓，甚至不怕動拳腳。有一次不知道哪裡來的兩群小混混，準備在巷內鬥毆，素秋姨力拔山河氣蓋世往中間一站，將兩邊的祖宗八代從上到下揪出來罵個透，小太保們竟畏畏縮縮服服貼貼，抱頭鼠竄去。這一罵也罵出名來，大家都知道「巷仔內的素秋姨」不是好惹的角色。她也是姐姐妹妹們的依靠，對外人尖酸苛刻，對自己人卻極盡照顧；哪個姊妹有困難，哪個恩客下三濫忘恩負義，大家總往素秋姨那傾吐。素秋姨簡直成了梶寮花柳巷的父母官，而阿聰，也是有她才活到今天。

阿聰母親即將臨盆時天空下著小雨，他母親冷靜的自己叫了計程車從梶寮搭到台中市的大醫院。雖然是第一胎，但僅僅經過十分鐘的痛楚與嘶吼，阿聰順利地來到世上。白白淨淨的臉龐，小小的鼻梁挺立，水靈活現的大眼睛流露聰穎之氣，紅紅的小嘴一笑，笑得甜進人們心頭。這樣標致的小男嬰，任誰看了都忍不住想緊緊抱在懷裡。當護士把他洗淨放進母親懷裡，阿聰的母親細細觀看，虛弱的說：「大概就是那個夭壽仔！」在妓女戶出生的阿聰，母親只能從他精緻好看的五官為他「猜想」生父。

阿聰母親生下他後，只有一面之緣，生產完竟大血崩去世了。醫院循著她母親入院留下的電話，找到素秋姨，素秋姨趕到醫院時，小寶寶睡得正香甜。風塵中姐姐妹妹們一旦不小心懷胎生下，處理方式各自不同。最普遍也最好處理的就是送給別人家，永世脫離風塵戶，素秋姨經常義務幫姊妹們經手送養事宜。素秋姨處理好阿聰母親的後事，將阿聰抱回家，阿聰也不哭不鬧，素秋姨將他攬在懷裡搖啊搖，阿聰竟然咯咯笑出聲來。當晚素秋姨就決定將這孩子留下來，看著他可愛靈敏，就取名阿聰。

秀芝跟阿聰一樣，皆是經歷一段冤孽產下，但秀芝母親以一種不明所以的理由堅持把她養下。不明所以，是因為秀芝已經是第三個孩子，秀芝母親對三個孩子並不特別照顧，卻又以母愛之名不想送養。秀芝大哥十四歲離家出走，二哥五歲夭折，她晚阿聰兩年出生，只剩她跟阿聰兩個孩子被留在巷子裡養起來。當初秀芝被母親帶回家後，她母親喝得爛醉，秀芝在一旁大聲哭泣了好久。還是素秋姨循聲而到，對著秀芝母親大罵：「金枝妳這酒鬼！難道又要弄死一個小孩嗎！」金枝仍醉倒在地。素秋姨抱著秀芝去報戶口，東想西想，覺得女孩大概要秀氣比較好，不幸有這樣的母親，最好要能堅忍易成長，就像……芝麻一樣。於是「秀芝」就這麼定下來了。阿聰總是笑素秋姨隨意取自己的名字，但秀芝這名字倒是意外好聽又有意思。

秀芝跟阿聰從小一起長大，秀芝活潑熱情，阿聰溫柔聰穎，卻意外契合，兩人總是無話不談、形影不離。秀芝母親白天買醉晚上賣男人，對於秀芝不太教養，於是秀芝成天往素秋姨家中跑，素秋姨也將兩人視如己出，要不是她自己經濟實在拮据，否則定把秀芝接來一起養。秀芝要上小學時，也是素秋姨幫她辦的手續。開學第一天，秀芝高高興興跟著阿聰到學校，卻被人叫「妓女養的」、「沒老爸的」，就算樂觀活潑如秀芝，六歲的孩子還是受不住委屈，跑到阿聰班上與他哭訴。纖細溫柔的模範生阿聰，竟漲紅著臉去到秀芝的班上，掄起拳頭打得兩個同學鼻青臉腫。老師把素秋姨請到學校，秀芝在一旁紅著眼睛，阿聰制服被扯掉兩個鈕扣，站得直挺挺，眼神倔強，低聲告訴素秋姨原委；素秋姨一手拍著阿聰一手摟過秀芝，「這才是我兒子！老師啊你該教的是那兩個活該被揍的小渾蛋吧！」素秋姨與阿聰，就此成為秀芝生命中最堅固的依靠。

阿聰在房間裡打開了收音機，剛好正在播《河邊春夢》。「河邊春風寒，怎麼阮孤單，抬頭一下看，幸福人作伴……」阿聰突然想起廖伯今天是想教他這首曲子的。其實困難一點或需特殊技巧的二胡專業曲子，阿聰只要聽過兩三遍大體上就能以二胡拉出，更何況是這種簡單的流行樂曲，阿聰早就聽過，更不需廖伯指導。阿聰有點納悶在艱澀的《陽關三疊》後，怎麼會是這首《河邊春夢》？但阿聰是相當喜歡這首歌的。這首日治時代周添旺作詞曲的河邊春夢，到如今五零年代反而更紅了起來。阿聰家隔壁的娟娟姊，蒐集了好多黑膠唱片，其中不乏日本時代古倫比亞唱片出品的歌曲，阿聰耳濡目染之下，對於《雨夜花》、《月夜愁》等等歌曲琅琅上口，用二胡演奏更別有一番風味。「自恨歹環境，自嘆我薄命，雖然春風冷，難得冷實情。」歌手的聲音在收音機裡慢慢消失，阿聰越聽越陰鬱，他雖然出身低微，但有素秋姨和秀芝的他是幸福的。其實他又何嘗不喜歡秀芝呢，別人幸福相作伴，他們卻身在歹環境，秀芝薄命，他對他倆的未來也毫無掌握的能力。「如果我眼睛還好好的，我就能帶秀芝走了。」阿聰無奈，翻身入睡。

阿聰在素秋姨的呵護下平安長大。阿聰從小乖巧好帶，幾乎不哭不鬧，到了入學年齡後，小學一二年級都是梶寮國小全校第一名。但八歲那年冬天，素秋姨外出將家庭代工的成品送回工廠換取工資，回家後發現阿聰高燒到四十度，村裡的小診所找不出原因，阿聰當晚竟陷入昏迷。素秋姨發了瘋似的向姐妹們借錢，再拜託村裡人想盡辦法把阿聰送到台中市的醫院，雖然把阿聰從鬼門關救了回來，阿聰卻再也看不到了。「你媽媽太想你啊阿聰……」素秋姨在病榻前喃喃說。素秋姨痛心自己沒有把阿聰照顧好，到阿聰母親靈前跪哭了一頓，「我沒有對不起妳啊！我盡心盡力對阿聰，妳就讓他好好轉大漢吧！」康復後的阿聰，要面對的卻是眼前黑暗的人生。素秋姨牽著阿聰千拜託萬拜託，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差點要跟校長下跪，但鄉下哪裡有什麼盲人教育，老師心疼歸心疼，還是拒絕阿聰回到學校。素秋姨靠代工跟裁縫維生，沒有多餘閒錢送阿聰到大都市念書，阿聰只好從頭來過。隔天素秋姨仍牽著背著二胡的阿聰到廟口，廖伯一聲不吭，從廟後倉庫找來木頭，巧手削了支木杖給他，照樣執起二胡教小阿聰。從此以後，每天早上秀芝上課也牽著阿聰到學校，阿聰摸著圍牆，在牆外偷偷聽著他最懷念的課堂生活，就算聽得模糊混雜著各個教室的人聲，他竟還是樂此不疲持續了四年。一到中午，就練習自己拿著木杖回到家。下午，秀芝下課會陪著阿聰去廟口找廖伯，等練習結束，走在阿聰身後讓阿聰習慣回家的路，一邊心驚膽顫緊盯阿聰經過老榕樹，擔心他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河裡。半年後，阿聰也就熟悉了這幾個路段。在學校牆邊偷聽的日子一直到阿聰該就讀國中的年紀，秀芝甚至領著阿聰去到村裡的國中，但國中課程已經不是阿聰在圍牆外用「聽」的就能應付，阿聰的「牆邊生活」就此結束，再與學校無緣。

「王爺啊，咱阿聰是好孩子，只要能讓他重新看得到，我願意減壽十年！」一次阿聰來找廖伯，意外聽到跪在興隆宮裡范府千歲前，淚流滿面的素秋姨這樣祈禱。阿聰掉頭，當晚在梶寮溪畔坐了許久，許久。突然聽到一陣雀躍腳步聲，「阿聰，你怎麼坐在這？」秀芝靠近蹲下，看到阿聰臉上的淚痕，把所有的話吞進肚裡，陪著阿聰坐了許久，許久。秀芝把手伸向阿聰，撥掉阿聰臉龐的淚水，再緊緊握著阿聰的手，「我們回家吧。」阿聰從此決定為了他生命中這兩個女性好好活下去。

阿聰隔天醒來，收音機還沒關。素秋姨已經出門接代工單，阿聰摸到廚房，坐上三角椅，桌上稀飯不偏不倚地放在老位子，碗內仍然端端正正青菜豆腐乳荷包蛋依序排列。阿聰吃完，將桌上收拾，轉身到廚房把碗盤洗好。阿聰背著二胡來到老榕樹下的石椅，這裡是他最喜歡的練習場地，微風吹撫過榕鬚，梶寮溪水流過伴著二胡聲。阿聰隨意地拉著曲子，十幾首曲子過後他突然驚覺，已經暑假了，秀芝照理說聽到他的二胡聲，沒幾首時間也會來到大榕樹下，但今天秀芝卻沒出現。阿聰想到她昨晚的話，一急，收拾二胡，拿起木杖踱到秀芝家門口。秀芝家門的紅漆已半斑駁，阿聰伸手一摸確認是秀芝家後，朝著半掩的門口大喊：「秀芝！妳在哪！」過了半晌，秀芝母親醉醺醺地來到門前：喔阿聰啊秀芝不在啦……阿聰還來不及細問，金枝又搖搖晃晃回到屋內。

阿聰對於秀芝會去哪裡毫無頭緒，只好來到廟口前。廖伯此時正在打掃，看到阿聰臉色不對，問阿聰怎麼了。「……廖伯，我擔心秀芝的母親……」阿聰到此說不下去。廖伯手拿掃把，看著阿聰擔憂的臉，又瞅瞅他的二胡，說：「阿聰啊，你知道嗎，好二胡其實有兩種。二胡都是用蟒蛇皮貼背，但分成厚薄。第一種好二胡呢，是用上好的薄蛇皮。一開始試音就能聽出音色非常好，但這種二胡一輩子也就維持最初始的音色。第二種，就是你手上的這種，用的不只是好，更是厚蟒蛇皮。在前幾年只覺得還不錯使，並沒有特別之處；但這種琴講究的是靈性。你要跟他磨，你要天天練，要忍要有毅力，相信總有一天他會從原石磨成鑽石。而有一天真的突然，就跟你手上的二胡一樣，已經是音色醇厚上等，一般二胡可比不上；」廖伯停頓了一下，「人生有時也是如此。」

當晚，素秋姨回家後，阿聰正正坐在三角椅上，不等素秋姨準備晚餐，開口就說：「素秋姨，秀芝說她要去賣了。」阿聰聽到素秋姨背對他切菜的手猝然停下，「走，我們去她家。」憤怒細瑣的聲音，從素秋姨咬牙切齒的牙縫中流出。素秋姨風風火火的帶阿聰到了秀芝家，「你站在這裡等。」阿聰站在門外，一開始只有兩人的對話聲，金枝哈哈大笑，而後雙方沉默。突然一個響亮的巴掌聲。

「妳這個賤貨！」阿聰從來沒有聽過素秋姨如此悲泣哀號，簡直要扯裂他的心肝。

阿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知道此時秀芝會在哪裡。

	梶寮溪旁，傍晚氣溫和緩，晚風一如以往吹過老榕樹沙沙作響，遠方廟會攤販已經漸漸出籠，人聲雜沓。阿聰沿著河岸，循著髮香，來到他當初眼盲後坐了許久的地方，秀芝的髮香果然在。「阿聰，我已經不是乾淨的人了。」秀芝看著坐下的阿聰說。阿聰沒回應，默默拿出二胡；

    「河邊春風寒　怎樣阮孤單
      舉頭一咧看　幸福人做伴
      想起伊對我　實在是相瞞
      到底是安怎　毋知阮心肝
	  昔日在河邊　遊賞彼當時
      實情佮實意　可比月當圓
      想伊做一時　將阮來放離
      乎阮若想起　恨伊薄情義
      四邊又寂靜　聽見鳥悲聲
      目睭看橋頂　目屎滴胸前
      自嘆歹環境　自嘆這薄命
      雖然春風冷　難得冷實情」

	阿聰終於知道，什麼叫做拉出自己的歌。
「秀芝，妳哪有什麼乾不乾淨，妳也從沒說過我一句我是瞎子啊。我們或許都歹命，但我們相伴，人不孤單。」「秀芝妳聽，我拉得好不好？妳相信我，靠我這一手二胡，就算我看不到，也絕對養得起妳跟素秋姨。跟我回家，跟我和素秋姨生活，再等幾年，我們一起離開這裡，我們會過得好。」秀芝轉頭看著阿聰，伸手撫上阿聰的臉龐。「阿聰，你是個很好的人，對我最好，你一定要離開這裡，」秀芝微微一笑，「下輩子，我們一起過得好。」秀芝遽然起身，朝溪中走去。「秀芝！不要！」阿聰驚慌，也站起來，伸手胡亂揮舞想抓住秀芝，此時秀芝已半身沒入水中。阿聰手足無措，跟著踩進溪水，溪水冷冽讓他直打寒顫，不小心踩上布滿青苔的石頭跌了一跤，嗆得阿聰喝了好幾口水，等阿聰掙扎起身時，秀芝的髮香已經消失在空氣中。阿聰呆站水中，此時素秋姨來到溪邊，一把將阿聰扯了上岸，阿聰無法遏止地在素秋姨懷中嚎啕大哭。

隔天，秀芝的屍體在下游被發現。
	
「阿聰，這是我所有的積蓄了。」廖伯看著腫著眼睛的阿聰。「你要磨，你要離開這裡，要面對生活折磨，磨下去，有一天會變鑽石。」廖伯說完轉身就走。隔天，素秋姨送阿聰上車。「素秋姨，妳等我變鑽石回來接妳。」素秋姨緊摟住阿聰說，「你已經是鑽石了。」素秋姨不哭出聲，但無法止住淚，幫阿聰把二胡好好掛在肩上。車開走，阿聰回頭，他彷彿看到素秋姨仍站在原地望著他，跟他一樣流著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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